
� 2014 年 3 月 11
日，彭大权（中）在南江
县柳湾乡麻柳村一社、
二社无电地区施工现
场。 （张晓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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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爱与光的生命礼赞
人活于世，唯生最需珍，唯死最可畏。 彭

大权，一名普通的电力工人，生时 30 余年奋
战在为千家万户输送光明的电力一线， 又在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推开死神伸向工友的魔
手，自己只身犯险，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保全了
工友的安全。

一位坚守在平凡岗位的电力人， 面临生
死抉择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将生的希望留
给别人；不管生活面临何等苦难与压力，都坚
持乐观、不抱怨、做好人的向上信念。 在当下
这样一个价值撕裂的年代， 彭大权把爱与光
融入生命， 他用自己无畏无惧的真情涤荡了
我们的心灵。

被救人张志强说，“事故发生前后不过 2
秒钟”，可见当时彭大权推开工友时没有丝毫
顾盼自虑，而是奋不顾身的本能反应，展现了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时代担当。 诚然，用一
个生命终结换取另一个生命安全的结局，是
不可回避的悲剧，但这种人性本色的表现，以
平凡之躯和平时之举成就了人格的伟大。

彭大权离开了， 临别时没有任何言语留
给他的爱人、亲人、朋友还有同事，但他却如
一座丰碑永远伫立于光雾山上， 那里有他亲
手竖起的电缆、留下了他曾挥洒的汗水，他的
鲜血浸入土壤生根发芽，他的英雄事迹，将会
一直被人们传颂。 （高柱 李娜）

光雾山上的生命壮歌
———记南江供电公司舍己救人英雄彭大权（一）

文/高柱 李娜 龙志明 胡朝辉

6 月的清晨， 四川巴中市南江县黄金村
薄雾氤氲， 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持续多日，
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周英华已经几夜未
眠，她无法接受丈夫的突然离世，望着照片
里笑容灿烂的彭大权，心被绞成一团，痛得
无法呼吸。

5 月 29 日，彭大权和队友在寨坡乡剪子
垭路段对 10 千伏寨周线进行迁改施工。任务
完成准备回撤，在离开作业区域 3 米时，山体
突然有滚石滑落， 在生死关头彭大权推开了
工友张志强， 自己躲闪不及被山上滑落的滚
石砸中头部。张志强虽得救了，但彭大权却倒
在了他围转了近 30 年的电杆旁。 而他 48 岁
正值壮年的生命， 永远留在了剪子垭那郁郁
葱葱的青山之中。

生死一瞬，他推开工友

剪子垭位于光雾山景区最险峻的陈家山
上。 11 号电杆位于剪子垭一个 70 度的陡坡
上，下面是落差 300 米的深谷。

时间回到 5 月 29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
S101 线南江县寨坡乡剪子垭 30 余米陡坡
下，彭大权和张志强最后一次排查完 10 千伏
寨周线 11 号杆外角小号拉线， 结束工作后，
两人一前一后从灌木丛中向上爬行， 刚离开
现场作业区域， 就听见上面传来工友何董急
促的叫喊声：“快跑！ 石头来了！ ”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走在彭大权前面躬
身上行的张志强一下子懵了， 还没等他反应
过来， 只感觉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重重地推
向他的腰部， 一个踉跄， 他顺势向前扑倒下
去，出自本能，张志强顺手死死抓住路边的杂

草。惊魂未定的他下意识向后瞥了一眼，模糊
的双眼中， 只见推他的彭大权的双脚朝上向
下翻滚，瞬间消失了身影。

“彭大权被石头砸了 ，彭大权被石头
砸了……”吓得全身瘫软的张志强几乎拼
尽全力哭喊着 ，闻讯而来的工友何董和杨
可南快速从上面公路连滑带滚往下赶 ，张
志强在稍微定神后 ，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
“120”急救电话求助 。

大约 2 分钟不到的时间， 何董最先抵达
出事地点，只见张志强一脸煞白、全身发抖，
双脚站地直打晃，却也来不及照顾。“彭大权，
彭大权……” 何董一边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
着他的名字， 一边在目所能及的地方努力搜
寻着朝夕相处 8 年有余， 如今却生死未卜的
同事，可任凭他如何呼喊，也听不见来自彭大
权的回应， 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不断
回响。

何董心急如焚，突然，他看到了远处半山
坡树梢上那顶熟悉的橘红色安全帽， 下意识
往下一瞧， 葱茏树林遮掩的山崖几近 30 米
高。来不及过多考虑，何董抓住两边的荆棘藤
蔓向崖下滑去，迅速锁定了彭大权所在位置。
他小心翼翼摘下已被砸坏的安全帽， 内衬全
是血，而距离安全帽 10 多米的地方，彭大权
正以跪姿面朝着悬崖。

“满脸都是血，额头处还有鲜血不停地往
外涌……” 何董不忍回忆从杂草中抱起彭大
权的那一瞬， 他不敢过于晃动彭大权已经受
伤的身体，只能无数次呼喊着他的名字，却始
终不见彭大权有任何反应。

从陡坡上连滑带滚急忙赶下来的杨可
南，顾不上被荆棘划伤后鲜血直流的右腿，他

一手死死掐住彭大权的人中穴， 一手抚摸着
彭大权的胸口，“还有心跳，还有心跳，快，快，
快救人……”见救护车还没有赶到现场，他拔
通“120”急救电话后语无伦次地说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越来越多的工友
闻讯赶来，一部分人手扣手、肩并肩，迅速搭
成一副“人体担架”，小心翼翼地抬着彭大权
往山上移动， 另一部分人身子贴在陡坡上形
成接力，将“人体担架”使劲往上拉，十几位工
友硬是一口气将身高一米七五、体重 80 余公
斤的彭大权抬上了半山腰公路，越过 70 余米
的陡坡，仅仅用时不到 20 分钟，工友们累得
上气不接下气，过程中即使坚持不住，也无一
人松开手，他们在期待奇迹，他们希望用时间
换取血肉模糊的彭大权以平安……

由于出事地点是省道 S101 线升级改造
路段，通行极为不畅，杨可南迅速组织大家将
彭大权抬进平常运送工友的长安车上， 以期
最短时间与救护车汇合。 大约 40 分钟左右，
才与救护车在山下银河罐处汇合，然而，尽管
医务人员已经对彭大权进行了全力抢救，但
彭大权头颅受伤严重，终究回天无术。

时间在 5 月 29 日下午 4
时 40 分定格

彭大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时间被死死
地定格在 5 月 29 日下午 4 时 40 分。

得知彭大权出事， 妻子周英华急火攻心
当即晕倒。 “他怎么可以就这么走了，早上走
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周英华悲伤的情绪
难以自持。

据周英华回忆，5 月 28 日， 也就是出事

前一晚，因为堵车，彭大权夜里 12 点多才回
到家，急忙吃了口饭后，也没顾得上休息便开
始插接制作明天上工要用的钢丝套。 周英华
陪着丈夫加班，刚走开一会，就听到“啊”的一
声，她赶紧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丈
夫左手大拇指被榔头砸了个大青包， 已经不
能伸直。

周英华心疼丈夫， 让他第二天请假去看
医生，彭大权怕耽误工作，没有听从周英华的
建议，只说了句：“这几天下大雨，巴陕高速公
路电力改迁，要移电杆，我得去。 ” 第二天早
上 6 点 50 分，彭大权三下五除二吃下了周英
华做的面条，便赶赴工作地点。 “这条裤子拉
链坏了，你有空了帮我补一下。”临走前，习惯
节俭的彭大权对着厨房里的妻子说道。然而，
周英华没有想到， 这竟是丈夫留给自己的最
后一句话。

“3 个儿子， 他留在身边照顾的时间最
长，每天上下班都来看我们，说没就没了，怎
么忍心让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彭大
权 70 余岁的父母面对失子之痛， 老泪纵横。
“6 月 11 日就是爸爸生日， 我连礼物都买好
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彭大权在成都
打工的女儿彭滟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回老家，
一路泣不成声。

生死 2 秒间，在张志强心里，彭大权是以
自己的死保全了他的生。 “如果不是为了救
我，他不会死！”听到彭大权抢救无效的噩耗，
撕心裂肺的张志强抚摸着恩人被石头砸烂、
鲜血浸染的安全帽，“这血还是热的！ 只有 2
秒钟，本来倒下的应该是我！ 是大权救了我！
我怎么和嫂子交代，我该怎么交代……”与死
神擦肩而过的张志强，似是在和工友哭诉，又

好像是喃喃自语。
对于张志强而言， 彭大权的离去沉重得

令他无法承受。“他是为了救我才失去自己的
生命，他是大好人啊！”张志强哽咽地回忆道，
“戴一副眼镜，随时都是笑眯眯的！”张志强是
在 2009 年自己家乡农网改造时认识彭大权
的，这是彭大权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
刻的印象，事发当天，张志强进入彭大权所在
班组工作仅仅 3 天。

“他说一定要检查拉线盘的回填土以及
拉杆，看是否松动。”据张志强回忆，他和彭大
权检查完毕确认无误后，作为安全监护人，彭
大权按照惯例走在了张志强的后边。 正因为
彭大权走在了后面， 才在滚石落下的那一瞬
间，一把推开了张志强。

与彭大权一起工作的工友们， 没有人愿
意相信， 半小时前还在和大家说说笑笑的彭
大权就这样走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工友何
董说，彭大权的死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冷不
丁插进所有人的心窝，痛得每个人泪流满面、
捶胸顿足却无法言喻。

英雄壮歌在光雾山上回荡

彭大权走了，但大家觉得他还在。
“2014 年 8 月 20 日，今天的施工还算顺

利，但也有同事高空作业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明天的施工难度更大，要重点提醒……”办公
室里， 彭大权的施工日志并列成排、 整齐摆
放，随手翻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每天
的工作日程及重点注意事项。

在工友们眼里，彭大权工作细心、团结同
事、敢为人先。 2008 年春节后的一场暴雪让

国网南江县供电公司的员工至今难忘， 由于
陈家山两基铁塔和两根电杆倒塌， 上级命令
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抢修，恢复供电，当时好不
容易与家人团年的彭大权主动要求参加抢
险。陈家山海拔 2400 多米，山高路险，彭大权
便走在队伍前面为大家探路，由于难辨深浅，
还掉进了齐脖深的雪坑；初春的山上，雨雪夹
杂，导线覆冰超过 10 厘米，由于山口风特别
大， 登高板不停摇摆给抢修带来了不小的麻
烦，25 米高的铁塔还没爬到一半， 人已经累
得身体乏力。彭大权主动想办法，组织大家轮
班上岗，在筒靴里垫卫生棉，保持不冻僵脚，
而在铁塔上工作时间最长的，一定是彭大权。
就这样，经过昼夜奋战，陈家山按时恢复了当
地乡镇群众的电力供应。

2011 年 9 月 14 日，一场暴雨后，南江县
东榆镇卫星村整个山体垮塌， 泥石流造成 2
个养鸡场、1 个孵化场损毁过半。 电力设施损
失严重，全村百姓用不上电，剩下的数万只鸡
苗也濒临死亡。 又是彭大权带着 5 名抢险队
员，顶着暴雨就出发。 泥石流的余威还在，危
险没有消除，彭大权在村民的帮助下，在泥石
流上用毁坏的林木搭建道路，立杆架线。腐烂
的鸡崽恶臭异常，令人发呕。戴着口罩和村民
沟通不方便，彭大权索性连口罩也不戴。两个
昼夜，光明照亮灾后的卫星村，数万只鸡崽成
活，村民们又有了致富的希望。

在生活中， 彭大权舍己救人的事迹也一
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1994 年 6 月的一天，
还在南江火电厂当值班长的彭大权工作之
时， 突然看到一辆大客车滑进了附近的南江
河，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朝事发地狂奔，在
他的组织下，同事和附近邻居砸破车窗，在河
里组成人墙，将伤员一个个抬了出来。由于最
后一名伤员大半身体被车卡住， 彭大权置自
己的危险不顾， 扶着还在往下滑的车顶长达
1 个小时，最终 16 条生命全部得救。

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 彭大权工作生活
中的点点滴滴如此闪光， 他主动担起很多他
人不愿做、 不想做、 不屑做但却值得做的事
情，且没有任何怨言与所求。 追悼会上，彭大
权的照片于正中摆放，那平和的微笑，就像他
过去 40 多年在周遭亲朋记忆中的一样；而他
的生命， 已经永远定格在这片他热爱和工作
过的大山里！

追 忆 南 江 大 英 雄
———记南江供电公司舍己救人英雄彭大权（二）

文/高柱 李娜 陈必文 胡朝辉

“爸，我回家了，您在天堂还好吗？ ”6 月
22 日，彭大权的女儿彭滟望着客厅中央爸爸
含笑的遗像，泪如雨下。原本，端午假期，他们
全家会一起晨起在乡间踏青、吃粽子；原本，
今年的父亲节， 她已经把送给爸爸的礼物选
定。可眼下，彭滟手机里父亲的电话再也无法
拨通，阴阳永隔背后是锥心之痛。

5 月 29 日，在抢建巴陕高速施工用电线
路迁改工程时， 工作人员刚离开现场作业区
域 3 米的一瞬间，为保全工友张志强，他不幸
被高危岩上滚落的石头砸中头部， 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年仅 48 岁。

英雄永别泪难持

6 月 1 日， 彭大权的追悼大会在四川省
南江县殡仪馆举行， 无论亲朋陌路共同向他
寄予哀思。

天灰蒙蒙的， 又阴又冷， 百人长队手举
“彭大权，一路走好”、“南江好人，我们永远怀
念你”的挽幛，胸戴白花、臂上缠着黑纱，自动
汇入去往县殡仪馆的队伍， 含泪送别因奋不
顾身救工友而辞世的南江大英雄———彭大
权。 人群里， 有和他一起参加救灾抢险的工
友，有摔倒后被他扶起的老人，有受益于无电
地区改造过上好日子的村民， 还有很多与他
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

“恩人 ，我对不起你 ，我的命是你的命
换来的！ ”在南江县殡仪馆，被救者张志强
白衣黑裤，满脸泪水，神色凝重。 他在彭大
权遗像前上了三炷香，跪在地上拜了又拜，
持续良久。

工友何董的眼睛已经红肿，他整夜整夜
睡不着觉，一闭眼，彭大权笑眯眯的样子总
出现在脑海中， 他哽咽着想去握住他的手，
却只看见彭大权满头是血地躺在山坡上。 而
张志强虽与彭大权早已相识，但直到 5 月 27
日才正式分配到一个电力工作组，彭大权是
该组安全负责人。 他告诉笔者，彭大权对安
全要求近乎苛刻，每次上班前，都要把安全
注意事项对组员反复叮嘱，每人都要复述安
全事项过关才能上班，就连衣服钮扣没有扣
好，安全帽稍微戴偏了都不准上班。 特别是
对电杆拉线的检查中， 拉杆是否有偏移，每
颗螺丝是否拧紧，地面拉杆是否松动，拉线
盘的回填土少不少……每次都要反反复复

逐个逐个排查，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工作
的严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他就像我的
老大哥，现在又舍命救下了我，我……真希
望被砸到的是我！ ”

与彭大权同龄， 并肩战斗 30 年的杨可
南，一提起“老实巴交、最吃得亏”的彭大权，
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翻看他们工作中
的过往照片， 看着那张经常带着微笑的熟悉
面孔，想起栉风沐雨、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
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1985 年， 杨可南和彭大权一起被招聘
到巴中市南江县电力公司中嘴火电厂，并分
在一组， 从事汽轮机运行工作。 “那时年龄
小，我最怕上夜班，每两小时一换实在难熬，
很多时候还没等彭大权交班，我就在旁边打
起了呼噜。等一觉醒来，天都快亮了。”但是，
彭大权从没叫醒过他，而每隔半小时就要记
录发电机的各项参数的工作簿上，都是签的
“杨可南”。

次数多了，杨可南有些过意不去。“老彭，
你咋不叫醒我呢？ ”这时，彭大权总是微微一
笑，“没啥，我瞌睡少，休息时补会儿就行。”以
后，每月 15 天的夜班，彭大权主动帮他值守
10 天，让他在家休息，这一帮就是 22 年。

2007 年，中嘴火电厂政策性关闭。 彭大
权和杨可南又同时转岗到国网南江县供电
公司基层一线当技工。 当年 12 月，他俩参加
通江县洪口至沙溪段 35 千伏新架线路建
设，因山高路陡，汽车、摩托车都不能前行，
地锚桩、钢索套等都需要人工搬运到山顶的
施工场地。 为节约时间，彭大权和杨可南捆
上两根地锚桩、4 个钢索套，抬起就往山顶爬
去。 两人一前一后、艰难地行走在泥泞崎岖
狭窄的小道上， 平常人走路都有些困难，可

他俩肩上还压着近 200 斤的重物，两个壮汉
满脸通红、气喘吁吁、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但
杨可南发觉负重越抬越轻， 回过头来一看，
彭大权已经把拴在抬杠中间的绳子往后移
了近 20 厘米，“兄弟， 你怎么能老是这样吃
亏？ ”杨可南感激不尽，彭大权却嘿嘿一笑，
“没事，我劲大。 ”

“我总觉得他没有走， 这段时间老是失
眠，有时一觉醒来，他的样子总在我身边，这
时我就会拿出手机翻看他的照片。 ” 讲到这
里， 滚落的泪水已挂在那张被风霜浸润得黝
黑的面颊上面，“他把帮单位做事， 帮别人做
事当成一种习惯，当成一种乐趣，当成一种价
值的体现，从不觉得苦和累。 ”

贫苦家中好儿郎

南江县南江镇黄金村一社位于 200 多米
高的裱家梁山上， 山的最高处有座看起来有
点破败的泥瓦平房，那就是彭大权的家。在周
围邻居家两三层小楼的对比下， 彭大权的家
似乎过于简陋了。 但彭家和睦团结、 亲情浓
郁，隐藏着普通人家最平凡的幸福。

彭大权排行老二，大哥和弟弟都在外地，
父母就跟着他一起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
直含辛茹苦地支撑着整个家。 父亲彭文华得
过肾结石、肝炎和股骨头坏死，母亲付灵庚患
有脑萎缩，妻子周英华也常年多病，给家人治
病几乎花去了这个家庭所有的收入。 尽管如
此， 彭大权毫无怨言， 他扛起所有生活的压
力，默默承担着一切，留给亲人的，永远只有
一张温暖的笑脸和一个宽厚的肩膀。

追悼会前一天， 女儿彭滟强忍悲痛，将
父亲所有的东西一件一件收拾起来藏好，不

让母亲、奶奶看见，以免睹物思人勾起伤悲。
在彭滟的记忆中， 父亲的后背厚实而温暖。
小时候，她最喜欢趴在爸爸身上要他背。 彭
滟上小学时，他会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将女
儿送到学校；中学时，每晚 10 点晚自习后，
他早已骑着摩托车等在校门口……往事历
历在目，彭滟手指用力扎在手心，泪水簇簇，
“事发前几天， 爸爸还打电话说他想去考驾
照， 以后有钱了买辆车带着全家出去旅游，
怎么突然就走了！ ”

72 岁的父亲彭文华在院坝里一拐一瘸，
声声长叹，“他处处只晓得关心别人， 很少想
到自己，现在咋不关心啊？死的咋不是我哟。”
彭文华却对儿子非常“不满”，狠狠地“数落”
起来。如今，彭家正屋大门两侧粘贴的对联已
经有些残破，门楣上的“宾主尽欢”4 个字也
有些褪色，院坝内还停放着彭大权的摩托车，
他的眼镜、20 多本先进个人证书、 他的照片
都还在， 他为之付出的和眷恋着的人和物也
在，但他，却不在了。

周英华无法出席丈夫的追悼会， 因为她
正躺在医院里， 丈夫的突然离世几乎要了她
的半条命。 结婚 26 年，夫妻两人没有红过一
次脸，吵过一次架，感情一直很好。 每次彭大
权回家晚了，她都会到山下马路边等他，下雨
就撑着伞等，天黑就打着手电等。不管彭大权
走得多早， 她都会起来给他做早饭， 陪他吃
完，再送他出门。 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天。

因为身体不好， 周英华一直没有工作，
常常觉得自己拖累了丈夫。 可彭大权是个深
情和用心的男人， 回家发现妻子心情不好，
他会在院落里扮演孙悟空，表演金鸡独立逗
妻子开心。 曾经拥有最美好的感情，却突然
被残酷地生生夺走。 周英华无法面对丈夫的

突然离世，数度晕厥、几尽崩溃，她不断念叨
着：“我怎么忘得掉他？ 他对我太好了，心里
实在太痛……”

30 年电力“老黄牛”盼入党

南江供电公司施工队负责人张茂春是
彭大权的直接领导， 于 2008 年起他们就在
一起，主要工作就是“爬电杆”。 想起他们携
手并肩于山间小道、沟岩崖壁，顶烈日、冒严
寒、风里来、雨里去，周而复始的 2000 多个
日日夜夜，张茂春顿时眼圈红润了，“彭大权
平常少言寡语，但做起事来就不要命，就像
头‘老黄牛’。 ”

1985 年，18 岁的彭大权进入南江县电力
有限公司中嘴火电厂从事汽轮机运行工作。
2007 年， 南江中嘴火电厂因国家政策关停，
转岗分流时彭大权毅然选择了最苦最累的外
线工。从发电岗位到外线工种，业内人都戏称
这相当于一个学剑多年的人现在要去耍枪。
但彭大权走过来了，8 年时间他自学外线工
作知识，经历多次抗洪抢险、抗冰保电的战斗
洗礼，参加过多个灾后重建、农网改造等项目
施工，且从未出现过差错。

“他是施工 1 队的安全监护员，保证每个
施工队员的安全是他的责任， 所以才会很自
然地在那个时候那样做……” 张茂春认识彭
大权 20 多年，失掉战友让他心痛不已。 南江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任务繁重，“但只要有大权
在， 那个地方的施工安全我就一万个放心”。
在无电地区项目建设期间， 彭大权跟着拖拉
机拉材料，几公里的路他跟着一趟趟地跑。别
人笑他不会偷懒，他说这样做自己才放心。从
2007 年开始， 彭大权主动要求加入巡线队

伍， 与南江县供电公司巡线队一起巡视最艰
险的 35 千伏南寨线 、35 千伏寨桃线及 110
千伏观寨线。

彭大权是施工 1 队里个子最高的， 身体
也壮实。 虽然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 是队里
“最像文化人的人”，但苦活累活总是抢着干，
抢险时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他。每次出工，他
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和工友抬材料时，他会
让工友走前面，自己走后面，然后偷偷地将绳
子往后面移，宁可自己多承担点。 “他好像从
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吃亏，开他玩笑，他总说吃
亏是福。他会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大家
心中的大哥。 ” 何董是施工 1 队的技术负责
人，与彭大权关系很好。

在同事眼中， 彭大权是个特别较真儿的
人。勘测 10 千伏杨新线时，两人对用 10 米杆
还是 12 米杆问题上意见不统一， 争执起来。
彭大权又再次爬到山上反复勘测， 坚持要何
董用 12 米杆。 最后施工架线时，证明彭大权
果然正确，这个真儿较得对。

南江多山，也孕育了大山一般的男人。彭
大权不善言辞，说得少、做得多，却像山一样
值得信赖，值得依靠。 工作中，他在最艰苦的
一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苦与累从不
说出口，遇到什么也总是笑呵呵的；家庭中，
他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 扛起了一个男人对
家庭的责任；社会中，他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热血热肠，把别人的困难看得比自己还重。生
活给他考验，他却以微笑回应。 如今，生死两
茫，英雄仍有未了事。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组
织！ 我想加入共产党，但文化水平不高，做的
事也普通……”彭滟说，这是父亲经常在聊天
中和自己谈到的话题， 她希望能够完成他生
前多年的愿望。

高柱 李娜


